現代的進步佛教文化

今天的開示是有關阿羅漢道果的兩堂開示的第一堂。這兩堂是作為結束有關第三聖諦──苦滅聖諦（Dukkhanirodha§ Ariyasacca§）的開示。今天我們要討論現代進步的佛教文化。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阿闍世王（King Ajàtasattu）去見佛陀時說：

「尊者，世間有各種行業，如：騎象兵、騎馬兵、馬車兵、弓箭手、抬旗者、騎士助手、兵營將官、騎士、探子、精兵、軍隊勇士、鎧甲兵、工人、管家、理髮師、侍浴者、廚師、製花環者、洗衣工、織工、編籃者、陶藝家、統計學家、會計師及類似性質的許多其他行業。」

可見古印度的社會與經濟情況根本就跟所謂的現代進步社會的社會與經濟情況一樣。

國王接著說：

「所有這些人都享有他們行業當下可見的成果：他們本身得到快樂與歡喜，並且將快樂與歡喜帶給他們的父母、妻兒、朋友及同事；他們對沙門與婆羅門所作出的殊勝供養能導向善趣、結成樂報、引生天界。」

在此，古印度文化與現代進步文化有很大的差別。他們照顧自己、父母與子女，他們也尊敬那些獻身於更高層次之法的男女，供養他們生活的必需品，知道這種行為能夠導致投生到善趣。然而，現代進步文化卻沒有時間做這些事：它要社團機構照顧父母（老人院）、照顧病人（末期病人安養所、醫院等等）及照顧他們的子女（托兒所、幼稚園、青年中心等等）。如此，子女與父母便有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現代進步文化，即精神與物質的不斷增長與迷惑。被尊敬的只是那些獻身於下等文化的男女：傳媒文化（閒聊一族）、身體與運動文化、娛樂文化（流行音樂、電影及其他愚蠢的文化）、政治與無盡論壇的文化、商業文化、工藝文化及資訊文化（刪除的依據是最低層次的大眾喜好：無關緊要的事物/轟動的事）：其經典是由會計師們收集、一直更新的統計，以國民生產總值（消費文化）來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壞。有了這種下等文化，那些追求更高層次文化的人被貶抑：「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做些有用的事！」
因此，為了能夠追求更高層次的文化，現代沙門與婆羅門必須為晚餐買唱
，也就是說不能夠正確地追求他們的文化。因此，雖然在內涵方面文明社會的社會與經濟情況並沒有改變，但他們的文化（例如教育與價值觀）已經無可避免地退步。

且讓我們再聽一聽阿闍世王的問題：

「尊者，可否指出同樣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簡單地說，他的問題是：「比丘文化在今生的成果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阿闍世王把有文化的比丘在社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即讓在家人培育上等的布施成果的管道）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反之，該問題是針對比丘文化能夠帶給比丘本身的成果。

佛陀（在《沙門果經》這部長篇的經裡）詳細地解釋一層比一層高的十四種比丘文化成果。簡略地說，它們是：

1. 在古印度文化裡，比丘受到善信的尊敬，即使他以前是奴隸。阿闍世王承認自己也會頂禮及供養必需品給這樣的比丘。

2. 以前是自由人的比丘也是如此。

3. 無論外在的文化是什麼，比丘的內在文化是透過持守佛陀所制的戒律來培育戒。例如佛陀解釋：比丘只在一天中的一個時段用餐（知足文化）、他戒除接受金銀（無錢文化：不以任何藉口來接受任何形式的金錢）、他戒除進行買賣、他戒除這樣的邪命（micchàjãva）（沒有商業文化）、他戒除獸明（tiracchànavijjà），例如算命、驅邪驅鬼、唸咒、為某些日子（結婚、開張等等）選吉日、進行沐浴儀式（例如灑聖水）、行醫等等（沒有下等文化）。

再者，比丘防護根門（indriyesu gutta-dvàro）（防護眼、耳、鼻、舌、身與意的文化）；他擁有正念（sati）與正知（sampaja¤¤a）（在一切時候了知自己的身語意之文化）；他知足（santuññho）（沒有消費文化）。

完成其文化的初階後，比丘進一步去寂靜住處（vivitta§ senàsana§）培育禪修文化。他的初階文化使得他能夠克服五蓋（pa¤ca nãvaraõa）：一、對世間的貪欲（abhijjha§ loke）；二、瞋恨（byàpàda）；三、昏沉與睡眠（thina middha）；四、掉舉與追悔（uddhacca kukkucca）；五、疑（vicikicchà）。

因此他證得了初禪。

4. 他進而證得第二禪。

5. 他更進一步證得第三禪。

6. 他更進一步證得第四禪：此時其心猶如孕育出來的珍珠，既清淨又明亮。

7. 他更進一步修行觀禪，如實地知見名色法。

8. 他更進一步培育意生身。

9. 他更進一步培育入地、在水上行走、飛行等等（神變智）。

10. 他更進一步培育聽遠近、人間與天界的聲音（天耳智）。

11. 他更進一步培育讀別人的心（他心智）。

12. 他更進一步培育知見數以千計的過去世，甚至過去的壞劫與成劫（宿住隨念智）。

13. 他更進一步培育知見眾生如何根據自己的文化生死輪迴：他知見好的文化如何導致投生到善趣，壞的文化又如何導致投生到惡趣（眾生死生智）。

14. 他更進一步成為阿羅漢。

現在我們可能會想：「這是錯的！這種比丘怎麼能夠對其他人有利益？他怎麼可以與世隔絕地在森林裡培育五根？他只是一個懶惰的懦夫，寄生於信徒，只想到自己的快樂與解脫，毫不關心別人：這不是真正的佛教文化！真正的比丘勇敢且無私地奉獻自己全部的生命來服務他人！」我們可以列出與佛陀所列舉的成果相反、進步比丘文化的種種成果：

· 比丘發起、掌握與監督為醫院、佛學院、佛廟、佛寺、禪修中心、佛像與佛塔籌款。

· 他開辦佛教托兒所、學校、孤兒院及末期病人安養所（甚至動物孤兒院）。

· 他開辦妓女、吸毒者等的康復中心。

· 他參訪監獄與軍營。

· 他給與娛樂性的佛學開示。

· 他著作、出版與販賣娛樂性的佛學書籍。

· 他精通娛樂性的佛學網路。

· 他指導政治家與部長。

· 他在媒體上討論重要的課題。

· 他實行佛教祝福
與沐浴儀式，向新生兒、病人、臨終者、老人、戰場上的兵士、甚至樹木
灑聖水。

· 他以美妙、和諧、變化多端、宏亮的聲調與節奏來誦唸聖典。

· 他主持佛化婚禮與喪禮，及佛教慶典與遊行。

· 他主辦及參與宗教交流的晚宴與論壇。

· 他主辦旅行團去參訪古代佛教文化的名勝古蹟。

還有更多更多：這一切都出自於對苦難的人的大悲心。我們可能會想：「這是真正的佛教文化！不是禿驢逃避現實、與世隔絕的生活！」

對這感到熟悉嗎？很熟悉，也很動人，是不是？有許多比丘的活動，與許許多多社會人士交談。但是佛陀呢？向阿闍世王解釋十四種漸進的比丘文化成果時，佛陀對於每項成果都給與一個譬喻。最後一個是他對阿羅漢道果的譬喻：

「大王，假設在山谷中有一座湖，湖水清澈、澄淨、無垢。視力敏銳的人站在湖邊可以看見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他心裡會想：『這座湖的水清澈、澄淨、無垢，水中有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

這就像看進一個很清潔的魚缸，可以詳細地看見其中的每一樣東西。

「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

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苦息滅之道。』

他如實地了知：『這些是諸漏。』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諸漏息滅之道。』

如此知見，他的心從欲漏、有漏、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心解脫之後，如此的智慧就會生起：『心已經解脫。』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

這是阿羅漢道果，是無明、貪愛、輪迴與痛苦文化的終止。生死輪迴再進步已是不可能的了。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大王，再也沒有比這種更殊勝與崇高的其他沙門果了。」

佛陀這麼說：比丘文化的成果沒有比阿羅漢果更高的了。這既非動人也非不動人，因為它是無量的。

佛陀在其一生中的教法裡，以種種方式一而再地讚歎阿羅漢果為佛法文化的最高成就。例如他說：

「因此，諸比丘，此梵行生活不以供養、恭敬與名望作為它的利益，不以戒行的成就作為它的利益，不以定力的成就作為它的利益，不以智見作為它的利益，而以此不可動搖的心解脫作為梵行生活的目標、心材與終點。」

佛陀是這麼說。

再者，對於其文化不以阿羅漢果為目標的比丘，佛陀稱之為愚人（bàla）。佛陀解釋：

「諸比丘，這六法導致正在學習的比丘失敗。是哪六者？

1. 樂於活動（kammàràmatà）；
2. 樂於說話（bhassàràmatà）；
3. 樂於睡覺（niddàràmatà）；
4. 樂於群體（saïgaõi-àràmatà）；
5. 不防護根門（indriyesu  agutta-dvàratà）；
6. 食不適量（bhojane amatta¤¤utà）。」
〔吃太多，例如在下午與晚上用餐。〕

這種比丘退步。佛陀解釋，這種沒有文化的比丘不能夠朝向正見進展。

現在，或許我們已經能夠明白，我們會認為保持遠離社會的比丘對社會沒有利益是因為對世間的貪愛（abhijjha§ loke）（貪欲），因為懷疑（vicikicchà）（對佛陀的證悟及其言之可靠性沒有足夠的信心，當然也因為無明：沒有佛教文化。這是為何這些見解是源自佛教以外的文化。

跟一切見解一樣，這種現代見解在佛陀時代已經存在。有一次，有一位名叫商哥拉瓦（Saïgàrava）的婆羅門告訴佛陀，婆羅門眾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因為他們實行祭拜，也使得別人這麼做。但是商哥拉瓦說：
「喬達摩大師，從這家或那家出家的人，捨離俗家而出家，只馴服一個我（ekam-attàna§ dameti），只止靜一個我（ekam-attàna§ sameti），只帶引一個我達到涅槃（ekam-attàna§ parinibbàpeti），他出家只是為了一個人修福的修行。

對此，佛陀解釋，在這世間出現了阿羅漢、正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知、人之無上調御者、天人師、佛陀、世尊。
佛陀說：

「來吧！我修習及以明〔智慧〕了知此道此修行，我透過它們示知梵行生活的無上〔法〕。

你也來修行吧！以便你能夠修習及以明〔智慧〕了知梵行生活的無上〔法〕，以及安住其中。」
無上（anuttara§）〔法〕便是涅槃，安住於其中則是指安住於了知涅槃的果定。因此，佛陀解釋，佛陀所教是的朝向涅槃。
「如是此師教法，他人亦為了它而修行。再者，有許多百、許多千、許多百千這樣的人。婆羅門，現在你怎麼想？既然是如此，他出家只是為了一個人修福的修行，還是為了許多人修福的修行？」

「不，喬達摩大師，那是為了許多人修福的修行。」

接著，商哥拉瓦告訴佛陀，在以前（當僧團比較小的時候）有比較多的比丘顯現神通，但現在則相反。對此，佛陀解釋三種奇蹟（pàñihàriyàni）：

1. 神變通奇蹟（iddhi-pàñihàriya§）

2. 他心通奇蹟（àdesanà-pàñihàriya§）

3. 指導的奇蹟（anusàsanã-pàñihàriya§）。

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神變通：它是在水上走、飛行等等
。這是用身體來顯現的奇蹟，他心通則是用心來顯現的奇蹟：這兩種奇蹟都是透過培育禪那來達到。解釋這兩種奇蹟後，佛陀解釋指導的奇蹟：

「在此，有人如此指導：

『如此運用你的心，不要那樣運用你的心；

如此作意，不要那樣作意；

捨棄這個；

證得這個及安住於其中。』

婆羅門，這稱為指導的奇蹟。」

這時候，佛陀問商哥拉瓦他認為哪一種奇蹟最好。商哥拉瓦認為它們都很好，但指導的奇蹟則是最好。接著商哥拉瓦問佛陀，除了佛陀之外，是否有任何比丘擁有這三種奇蹟。佛陀回答：

「的確有，婆羅門。擁有這三種奇蹟的比丘並非只有一百個，或兩百個，或三百個，或四百個，或五百個，而是遠比這個數目更多。」

佛陀解釋，他們都在比丘僧團裡。

佛陀稱為奇蹟的指導是否只是指指導人們如何布施及持守五戒？或是指一些畫蛇添足的事，以取樂大眾？或是解釋佛法為有趣、科學式的形而上學？你們認為怎樣？

認為每一項佛陀所教之法都是佛教文化獨有的是錯誤的想法。舉例而言，對於佛陀指導比丘避免野狗、避免蛇、避免與女人親蜜接觸、避免惡友，如果我們向聽眾說：「瞧！佛陀的無量智慧！」那便是在誤導人。佛陀的許多指導並非其教法獨有，但都符合正法。因此，當佛陀解釋他的過去世時，我們知道，即使在沒有佛教文化的古印度時代，許多善人都行布施、持五戒或八戒及培育禪那：要教導這些基本的文化並不需要佛果。因此，這樣的指導並不是奇蹟。佛陀解釋：

「但這種良好的修行並不能導向厭離、離欲、滅盡、寂止、上等智、菩提與涅槃，只能夠導向投生到梵天界。」

符合正法的指導並不等於指導的奇蹟。以前的英國紳士曾經以禮儀、謙虛及誠實聞名，但並不因此而朝向涅槃進展。

只有在所指導的修行能夠導向滅盡生、老與死，也就是涅槃，該指導才算是奇蹟。這是為何佛陀給與商哥拉瓦的第一項解釋是佛陀說：

「來吧！我修習及以明〔智慧〕了知此道此修行，我透過它們示知梵行生活的無上〔法〕。

你也來修行吧！以便你能夠修習及以明〔智慧〕了知梵行生活的無上〔法〕，以及安住其中。」
可見這是指導師依自己已經培育的來指導。否則他又怎麼能夠指導？

舉例而言，在馬來西亞，如果有人要透過教導英文來謀生，他便需要懂的比「我泰山，妳珍妮。」
還要多。他必須有張大學英文文憑，必須能夠講得一口流利的標準英語，理想是能夠講得像英語是母語的人一樣，必須懂得許多辭彙，必須精通語法、標準發音、拼字等等。否則，他又怎麼能夠教導學生們，幫他們通過大考？但是法並不是作為學術科目來讀的語言、文學、哲學或宗教學；它是對於如何進展至阿羅漢道果的指導。在經、律、論裡，沒有任何一項是純粹理論的：一切都是朝向阿羅漢道果進展，朝向滅盡生、老、死。因此，如果要指導成為奇蹟、值得冠上佛陀之名，指導者便需要從自己追求阿羅漢道果的聖尋文化的經驗來說；聖尋文化便是三增上學：一、增上戒（adhisãla）；二、增上心（adhicitta）（止禪）；三、增上慧（adhipa¤¤à）（觀禪）。

指導者的觀點必須源自佛陀所說的「慧殿」（pa¤¤à pàsàda）
，遠遠超越瘋狂大眾的非聖尋，即追求生、老、病、死。否則，指導者又怎麼能夠知道佛教文化，甚至是開始解釋佛教文化，或甚至是開始具體化佛教文化？
對於這點，佛陀說得很清楚：

「尊陀，自己陷入泥沼的人（palipa-palipanno）要拉出另一位陷入泥沼的人是不可能的；自己沒有陷入泥沼的人要拉出一位陷入泥沼的人則可能。

自己未受馴服（adanto）、未受訓（avinãto）、未證悟涅槃（aparinibbuto）的人要馴服、訓練及幫助另一人證悟涅槃是不可能的；自己已受馴服（adanto）、已受訓（avinãto）、已證悟涅槃（aparinibbuto）的人要馴服、訓練及幫助另一人證悟涅槃則可能。」

是否需要佛陀才能夠明白這一點？任何一位鄉間老婦都能夠明白。

對於指導奇蹟的這種基本事實，我們也能夠在佛陀指示最初的六十位阿羅漢僧團四處去弘揚佛法、給與指導的奇蹟這件事裡看得到。佛陀強調，他們和他一樣已經證悟了阿羅漢果，因此有資格給與指導：

「諸比丘，我已經解脫天界與世間的一切陷阱。諸比丘，你們也已經解脫天界與世間的一切陷阱。」

這六十位阿羅漢對社會毫無貪欲與憂慮，也就是說沒有欲望想要成為「神聖」的導師，沒有欲望想要離開佛陀、走進社會。因此，這些阿羅漢是有資格的導師：

「諸比丘，為了許多人的幸福、為了許多人的快樂、為了諸天與人類的幸福、利益與快樂，〔你們應〕出自對世間的慈悲地去行腳。

不要兩人走在一起。

諸比丘，教導初善、中善及後善之法。」
身為阿羅漢，他們完整地了知法，因為他們已經從起點進步到中間，又從中間進步到終點。這最初的僧團裡的每一位成員已經從社會文化進步到寂靜文化而成為比丘。佛陀以這樣的話來剃渡他們：

「善來，諸比丘，法已善說；實踐梵行生活以達到苦完全終止。」

（Ehi, bhikkhå, svàkkhàto Dhammo; 

cara brahmacariya§ sammà dukkhassa antakiriyàya）

甚至到今天，比丘受戒儀式裡直接地說明這是為了使他能夠朝向證悟第三聖諦地進步。佛陀沒有在任何地方說人們應該為了成為服務社會的導師而出家。這種觀念是荒謬的，因為這樣的話人們出家的目標是為了生死輪迴，而不是為了涅槃，也就是說他們甚至不了解第一聖諦。

阿闍世王問佛陀比丘文化的成果時，佛陀列舉的便是朝向至上果阿羅漢果的三增上學的漸進成果。但是佛陀也知道，在未來進步的佛教文化將會被遺忘，而以退步的佛教文化來取帶。因此他說了五種未來的危險。

第一種危險：

「諸比丘，（未來）有不修身（abhàvita-kàyà）〔不防護身〕、不修戒（abhàvita-sãlà）〔沒有戒律文化〕、不修心（abhàvita-città）〔沒有止禪文化〕及不修慧（abhàvita-pa¤¤à）〔沒有觀禪文化〕的比丘眾。

（自己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及不修慧）他們將授與別人具足戒（upasampadà）。

他們沒有能力指導他們增上戒、增上心與增上慧。

因此他們〔新比丘〕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及不修慧。

（自己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及不修慧）他們又將授與別人具足戒。

他們〔新比丘〕也沒有能力指導他們〔更新的比丘〕增上戒、增上心與增上慧。

因此他們〔更新的比丘〕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及不修慧。」
這是佛教文化漸進的腐敗。

「如是，諸比丘，

有了腐敗之法，便有腐敗之戒（Dhamma-sandosà, Vinaya-sandoso）；

有了腐敗之戒，便有腐敗之法（Vinaya-sandosà, Dhamma-sandoso）。」

佛陀解釋，第二種危險是沒有能力指導學生增上戒、增上心與增上慧的無文化比丘。他們的學生也沒有文化，也沒有能力正確的給與指導，也就是說他們的學生將是沒有文化；這也是佛教文化漸進的腐敗。

第三種危險是無文化比丘沒有能力理解法，因此在教導法時，他們批評法、毀謗法，因為他們想要獲得利益與恭敬（例如他們會說：「巴利聖典很無聊！完全不需要學習！」「巴利聖典並非真正的佛教文化！                                                                                                                                                               它們已經受到腐敗、有性別歧視的比丘們擅改！」「我知道註釋是錯的！聽我自己的註釋！」等等。）

第四種危險是無文化比丘不運用佛陀所教的經（深奧、極深奧、出世間、與空相應之經），反而運用離題的詩歌、修飾學與外來教理（他們不學習巴利聖典，反而學習其他典籍，例如佛曲與詩歌、對佛教文化的哲學性與歷史性分析、或現代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以及其他外來文化）。

第五種危險是無文化比丘不實行寂靜（paviveke）的任務，也不致力於證悟任何道果。佛陀解釋，如此他們的隨眾便會產生邪見、有樣學樣（他們可能會說，由於現代文化，如今這個時代已經不可能再培育戒律、不可能再培育禪那及不可能再朝向證悟涅槃邁進），於此，佛教文化被毀掉了。當朝向證悟涅槃邁進的文化已不復存在時，佛教文化便不復存在，因為在那時候，四聖諦只剩下兩個：只有苦與苦的因。當進步的佛教文化變成神話，以及我們的文化變得以投生到下一次的佛法教化期為目標時，它的情況便是如此。但是，各位先生、女士，喬達摩佛的教化期還存在。難道這還不夠好？

我們的見解便是會如此謬誤。佛陀解釋：

「如是，諸比丘，

有了腐敗之法，便有腐敗之戒；

有了腐敗之戒，便有腐敗之法。

諸比丘，這些是目前還未生起、

當在未來生起的五種未來危險。

當對它們警惕，以及警惕地致力於去除它們。」
佛陀解釋另外五種未來的危險發生在比丘眾不再住在寂靜處、反之深入社會當中時
。佛陀解釋，他們這麼做是因為：一、他們要上等的袈裟；二、他們要上等的食物（他們不再去托缽）；三、他們要上等的住所。佛陀解釋，由於這些欲望，他們做了許多不適當的事。

佛陀解釋：四、比丘眾將和眾比丘尼、學戒女及沙彌尼緊密接觸地過活。可能是因為男女平等這項現代教條，他們視分開文化為不民主、性別歧視的文化。佛陀解釋這樣的話會有什麼發生：

「當他們和眾比丘尼、學戒女及沙彌尼緊密接觸，便可預期他們會不滿意地過著梵行生活，或犯了其中一條重罪，或捨棄修行回到下等生活（hãnàyà-vattissanti）〔還俗〕。」
以這種文化，比丘眾與修行的女眾緊密接觸地過活，在同一間食堂用餐、一起進行僧務、一起出外、一起學習及一起教學。接著他們便會進一步一起做出不適當的身語意文化，一起還俗，然後一起進行結婚文化：非聖尋（繼續老、病、死）變成他們的佛教文化的目標。

佛陀解釋：五、比丘眾將和寺院的侍者與沙彌們緊密接觸地過活。他們儲藏各種各樣的東西，成為地與產業的主人，以及以經濟文化來辦理自己的寺院。

可見佛教文化的漸次毀滅便是指導奇蹟的漸次毀滅。從原本的奇蹟，佛教指導變成指導者與被指導者的障礙、最大的障礙。佛陀解釋，在這種情況裡，即使該指導者是戒臘高的比丘，擁有許多居士與比丘隨眾，獲得許多供養，善於解釋法，在理論上很了解法，但卻有邪見，因此：

「他引導許多人離開正法，建立他們於非正法。」

佛陀稱這種指導為：

「帶給許多人不快樂（bahu-jana asukhàya）、

帶給許多人無益（bahuno janassa anatthàya）、

帶給諸天與人類不利與痛苦（ahitàya dukkhàya deva-manussàna§）。」

有一次，阿難尊者與許多其他比丘聚在一起做袈裟。看到這有太外所謂的「我們是僧團」的感受，佛陀很嚴厲地訓誡阿難尊者：

「阿難，比丘不會因為樂於群體、取樂於群體、耽樂於群體而照耀（世間）。」

佛陀解釋，這樣的比丘無法培育止禪與觀禪，無法朝向涅槃邁進。佛陀解釋，接著便會有梵行者的墮落。

接著佛陀說：

「因此，阿難，應友善地對待我，不應怨恨。這會帶給你長久的幸福與快樂。弟子又如何怨恨地對待導師，而不友善？

於此，阿難，該導師慈悲及為其弟子們著想，基於悲心教他們正法，說道：『這是為了你的幸福、這是為了你的快樂。』但其弟子們並不想聽或用心理解，他們乖離了導師的教化。」

這就是弟子們（眾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嘗試創造各種不同文化的佛教的時候：以外來文化（可能是自創的文化）來摻雜進佛教文化裡。

「弟子又如何友善地對待導師，而不是怨恨？於此，阿難，該導師慈悲及為其弟子們著想，基於悲心教他們正法，說道：『這是為了你的幸福、這是為了你的快樂。』其弟子們細心聆聽、用心理解，他們沒有乖離了導師的教化。」

這就是弟子們（眾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嘗試恭敬與保存指導的奇蹟的時候。這是進步的佛教文化。你們是否想要友善地對待佛陀？你們是否想要進步的佛教文化？

謝謝。







� 《長部．沙門果經》（D.i.2 Sàma¤¤aphala Sutta）


� 評語：在此，作者提到，有一次有一位北美比丘告訴他，有一個應該已成年且聰明（但現代）的男人問一位比丘：「比丘的修行如何利益國民生產總值？」


� Sing for one's supper（為自己的晚餐買唱）：在獲得某件東西之前，人們必須做某項任務才配獲得它：這句成語是指人們必須先唱歌才能夠獲他們的晚餐。佛陀解釋：「諸佛不接受誦偈得來的食物。婆羅門，由於有此原則存在，這是他們的行為準則。」──《相應部．火經》（S.I.vii.8 Aggika Sutta）


� 評語：在此，作者解釋，祝福是不符合佛法的，因為這是說某人神奇地獲得其上帝賦予神力，以便賜與他人神的眷顧。


� 評語：在此，作者提到樹木是沒有生命的色法。透過正確的禪修，人們能夠透視究竟色法。這時候，他們將會知見有生命的色法擁有命根色。辨識樹木時，人們只能見到活在樹木上的生物的命根色：樹木本身則沒有這種色法。再進一步地辨識，他們將會見到樹木的增長是因為火界產生的色法。


� 評語：在此，作者提到，有廣泛的見解認為在家人能夠獲得更高的成就，因為他們沒有逃避現實。在佛陀時代也有這種現代見解：請參考《中部．美麗經》（M.II.v.9 Subha Sutta）


� 《中部．大心材喻經》（M.I.iii.9 Mahàsàropama Sutta）


� 《增支部．六集．學經》（A.VI.iv.1 Sekha Sutta）


� 評語：在此，作者解釋，如果分析諸婆羅門的修行，我們會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的祭拜修行只能夠利益修行它的人，但他們卻願意教。然而，佛陀並沒有如此處理這個問題，否則其結果將會只是使得該婆羅門了解自己的問題是錯的。然而，佛陀處理這問題的方法是使得該婆羅門獲得信心。


� 對於如何培育這些神通的詳細解說，請參考《清淨道論》第12章．「神變義釋」（Vis.xii Iddhividha Niddesa）。


� 評語：在此，作者提到佛陀不允許比丘眾以任何方式〔向未受具足戒者〕說及自己的修行成就。


� Me Tarzan, you Jane（我泰山，妳珍妮）：這是英國英語的常用語，用來形容英文能力非常差。它源自一齣泰山的影片（1932年），是泰山講的第一句英語。


� 《法句經》第28首偈：「智者以不放逸去除放逸，登上智慧的高樓，已斷苦的他看著苦難的眾生，如智者立足於山頂，向下看著平原的愚人。」


� 《中部．削減經》（M.I.i.8 Sallekha Sutta）


� 《律藏．大品．魔王論》（Vin.Mv.I.8 Màra Kathà）


� 《增支部．五集．第四未來危險經》（A.V.ii.10 Catuttha Anàgata Bhaya Sutta）


� 《增支部．五集．長老經》（A.V.II.iv.8 Thera Sutta）


� 《中部．大空經》（M.III.iii.2 Mahàsu¤¤ata Sutta）





